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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了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体现的“创造性叛逆”思想，通过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分析其翻译

策略。葛浩文在翻译中频繁使用节译、编译和误译等手段，以适应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文化差异和

市场需求。节译使文本更紧凑，符合西方读者快节奏的阅读偏好；编译简化了中国文化元素，便于理解；

误译则能够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激发新的创造灵感，丰富语言的多样性。这些策略并非随意选择，而

是葛浩文在考虑译文接受度和文化传播效果后的理性决策。这种“创造性叛逆”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学在

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启示译者在跨文化翻译中灵活运用多种策略，平

衡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最大化文学交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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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ard Goldblatt’s “creative treason” in his translation of Life and Death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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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ring Me Out, analyzing h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the lens of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
cism. Goldblatt frequently employs techniques such as abridgment, adaptation, and mistranslation 
to align with the reading habit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market demands of the target audience. 
Abridgment makes the text more concise, catering to the fast-paced reading preferences of Western 
readers; adaptation simplifies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for easier comprehension; and mistrans-
lation creates new expressions, sparks creative inspiration, and enriches linguistic diversity. These 
strategies are not arbitrary but are rational decisions made by Goldblatt after considering the ac-
cepta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Such “creative treason”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 but 
also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It inspires translators to flexibly employ di-
verse strategies i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rce and 
target texts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literary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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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葛浩文是中国文学英译领域的知名译者，其创造性叛逆思想突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原文的绝对忠实，

强调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的灵活处理上，更深入

到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重构，为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开辟了新路径。莫言的《生死疲劳》以其魔幻

现实主义风格、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复杂的人物形象，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葛浩文对该作

品的翻译是其创造性叛逆思想的生动实践，他在处理文化特色词汇、独特叙事结构和复杂修辞表达时，

既尊重源语文本的文化特色，又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进行适应性调整与创造性转化，展现了译者在跨文

化传播中的多重考量。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研究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有助于揭示其行为背后的深层

原因与社会文化因素。以《生死疲劳》为例，可以清晰观察到他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权衡与

抉择，从而深入理解其翻译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创造性叛逆”思想概述 

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从译者意志及其行为切入的翻译理论体系。该理论把译者在翻

译内视为语言性凸显的语言人，在翻译外看作社会性凸显的社会人，以社会视域为评价视域，兼具描写

性、批评性和框架性，属于评价理论与人本理论，具备系统性、术语性和工具性，能有效实现翻译批评

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目标，是多维方法论[1]。这一理论是用于事后评价的工具，核心构架为“求

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与“务实”是连续统的两端，存在渐变或阶段性特征。“求真”是

译者求取原文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是在“求真”基础上满足实际需要的态度和方法。在该理论视域

下，译者具有“语言人”和“社会人”双重身份，“语言性”体现为围绕原文意义的翻译行为，“社会

性”则是在“求真”后“务实”于社会的自然行为表现[2]。创造性叛逆是翻译领域的重要概念，在跨文

化交流和文学翻译中至关重要。埃斯卡皮在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

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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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3]”谢

天振将其引入国内并深入研究，在《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译介学》中阐述，使其成为译介学核心

概念。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许钧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创

造性叛逆是译者与作者视域融合后的意义生产的体现。[4]”它体现在语言和文化层面，可分为有意识型

与无意识型。 

3. 葛浩文译《生死疲劳》的“创造性叛逆” 

3.1. 有意识型叛逆 

有意识型叛逆是指个体在明确知晓社会规范、家庭期望或其他既定规则的情况下，故意做出与之相

悖的行为。这种叛逆行为不是因为懵懂无知，而是个体经过思考后，主动选择反抗权威或传统观念。在

翻译领域，“有意识型叛逆” 是指译者在充分了解原文的语义、风格、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

有意地偏离原文的某些形式或内容，做出与原文字面意思不完全相符的翻译。这种偏离不是因为译者误

解了原文，而是译者根据翻译目的、目标语文化需求或者自己的翻译理念等因素，主动进行的一种策略

性选择。其中包括译者在了解原文背景和语境的基础上，在翻译时对原文采取节译、编译及个性化翻译

等方式。 

节译与编译 
节译是一种翻译方式，指译者根据特定的目的、要求或原则，对原文内容进行有选择性的翻译。也

就是说，译者不是完整地将原文所有内容都翻译出来，而是只选取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翻译。这种选择

可能基于多种因素，如目标受众的需求、文本的重点内容、篇幅限制。相较于逐字逐句的直译，节译更

加注重翻译的流畅性和可读性。译者在进行节译时，需全面考虑原文的字面意思、语言风格及文化背景，

力求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意，又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通过这种方式，节译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的精

神，增强译文的吸引力。以节译为手段，译者可以在不影响原文核心信息的前提下，对一些冗余或难以

直译的段落进行适当删减，同时补充一些必要的背景信息，使文本更加完整和连贯。这种灵活的翻译策

略使得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助于提升翻译作品的整体质量。 
编译是一种翻译手段，它是在对原文进行翻译的基础上，结合编辑、改写等操作的翻译方式。编译

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还涉及对原文的结构、内容、风格等多方面的调整和处理。译者会根据具体

的目的，如适应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或者满足特定的出版要求等，对原文进行重新组织和

改写。 
节译与编译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对原文进行删减和改写。不同之处在于节译的删改重点在于

其在进行删改之前会首先进行选择，将与目标语读者接受意识不相容的内容进行删减或者改写；而编译

的删改重点在其删改是为了让故事情节更加紧凑，避免因内容冗长而使目标语读者失去阅读兴趣，从而

达到读者期待。节译与编译在葛译《生死疲劳》中具体翻译现象表现如下: 

原文：伙计，闭上你那张乌鸦嘴吧。[5] 

译文：Buddy, keep that beak of yours shut! [6] 

译者将原文中“伙计”这一称谓语译为“buddy”，而在译文其他地方，译者还根据不同语境将其译

为“gentleman”和“old friend”，类似的还有在译文中将“爷们”译为“boys”或者“brothers”等，这

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对其原文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写，也体现了他独特的翻译思想；此外，原文“乌

鸦”这一意象在译文中进行了删减，这样既能够是译文行文流畅，又能保留源文本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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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我是西门屯首富的年代，我开明绅士西门闹的年代。[5] 

译文：It was a time when I was the richest man in Ximen Village, a time when Ximen Nao was a member of the enlight-

ened gentry, someone who favore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invaders and supported progressive forces. [6] 

在原文中“西门闹”是正义豁达、人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最终却惨死在中国掌权的无产阶级手下。

译者通过对原文的改写将“开明绅士西门闹”这个形象刻画的更具体，增加“someone who favored re-
sistance against the invaders and supported progressive forces”，更加符合西方读者对中国无产阶级掌权人

的刻板印象。 

3.2. 无意识型叛逆 

无意识型叛逆在翻译领域可以理解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有意违背原文的意图、风格、文化内

涵等，但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做出了偏离原文某些关键要素的翻译行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可能

会因为自身文化背景的潜在影响，将原文中带有特定文化色彩的表达进行了改变。译者由于受到文化背

景、语言习惯和个人情感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了无意识的叛逆，这种叛逆主要表现为译者在翻译作品

是运用漏译、误译等翻译方式。 

误译 
误译通常是被定义为译者对原文本的错误理解和表达。从忠实原则来看，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文要

忠实于原文的内容、风格和文化内涵。如果译文与原文在这些方面出现不符，且这种不符是由于译者的

失误而非有意为之的翻译策略，那么就被视为误译。而从文学翻译上来讲，误译涉及到文化误解和文化

信息的传递，能够特别鲜明的体现出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的摩擦和碰撞。谢天振在他的《译介学》一书

中，将误译界定为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两种类别[7]。其中有意误译界定为译者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文

化环境和接受习惯，故意不采取正确的翻译手段；无意误译则是由于译者对原文语言和文化背景理解的

缺失导致的。其中有意误译则是创造性叛逆的重要体现。在葛译《生死疲劳》一书中也存在许多译者的

有意误译现象，比如： 

原文：把那些肮脏的沂蒙山猪统统用碱水洗三遍。[5]  

译文：Wash the pigs three times in salt water. [6] 

此处译者在翻译时刻意将“碱水”转译为“salt water”，用“盐水”来表示，这就是明显的有意误译

现象。“碱水”与“盐水”虽在化学成分和物理成分上存在区别，但用途却存在相似之处。西方惯用盐水

消毒杀菌而东方较早使用碱水达成此用途。译者用“盐水”替代“碱水”，既能不违背原作之意图，又能

有助于读者理解文章。 

原文：妙龄少女思春芳心动，西门牛耕田显威风。[5] 

译文：A Young Woman’s Heart Is Moved as She Dreams of Spring, Ximen Ox Displays His Might as He Plows a Field. 

[6] 

译者将“思春”翻译成“Dreams of Spring”，采用了“思春”的表层意义，而“思春”一词本意是

指妙龄少女思慕自己的爱慕对象，在原文中也是指黄家姐妹俩对金龙的思慕，因此此处译者是明显的误

译现象，而这种误译的翻译方式更能使译文符合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 

原文：把西门闹哭上了黄泉路。[5] 

译文：...sending Ximen Nao to the Yellow Springs of Death. [6]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4400


沈兴悦 
 

 

DOI: 10.12677/ml.2025.134400 693 现代语言学 
 

此处译者将“黄泉路”译为 Yellow Spring，二者并无关系。“黄泉路”是中国古文化传说中死者死

后会过了鬼门关，来到黄泉路。这一意象在国外是缺失的，然中国地大物博，译者由于对中国方言和俗

语理解存在欠缺而造成的误译恰恰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4. 译者行为批评对葛浩文“创造性叛逆”的影响 

4.1. 译者行为批评揭示了“创造性叛逆”的多元动机 

葛浩文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源于文学审美和文化传播的考量，还受到其个人翻译风格、职业发展

以及目标读者和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他为了让作品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偏好，在翻译中对

一些情节和语言表达进行了调整，以增强作品在西方市场的接受度。传统上对葛浩文翻译《生死疲劳》

中 “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多聚焦于文本层面的增删改等。而译者行为批评则将视野拓宽到译者的认知、

社会等行为。例如，葛浩文对小说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从认知行为角度看，他需要先理解这些词汇在

中文语境中的独特含义，再根据自己的认知判断选择合适的英文表达，这一过程中的思维和选择方式都

属于“创造性叛逆”的范畴，这体现了译者行为批评中对译者社会行为和市场导向的关注。 

4.2. 译者行为批评完善了“创造性叛逆”的评价标准 

译者行为批评使我们认识到，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的“创造性叛逆”并非对“忠实”原则的

违背，而是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下的一种深度忠实。他通过对原文的灵活处理，使作品更好地适

应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期待，从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实现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这体现了“创

造性叛逆”与“忠实”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除了从文学价值和文化交流效果等传统角度评价葛浩文的

“创造性叛逆”外，译者行为批评还从翻译伦理、译者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角度进行考量。例如，

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一些改动是否尊重了原作者的意图，是否考虑到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接受

效果，以及是否平衡了原作者、读者和出版社等各方的利益，这些都是评价其创造性叛逆的重要新维度。 

5. 总结 

文章在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深入剖析了葛浩文对莫言《生死疲劳》的翻译，揭示了其“创造性叛

逆”行为的多面性。葛浩文的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在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做出的一系列抉

择。他通过灵活调整叙事结构、巧妙转换文化意象以及适度改写语言风格，使《生死疲劳》成功跨越文

化鸿沟，走进西方读者的视野。 
从积极方面看，葛浩文的“创造性叛逆”极大地提升了作品在目标语市场的可接受性。他对叙事节

奏的把控，让西方读者能够顺畅地跟上原作复杂的故事脉络。例如，在处理冗长的农村生活场景描述时，

他通过精简和重组，增强了故事的连贯性与吸引力。在文化意象翻译上，他采用节译、编译等策略，将

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转化为西方读者熟悉的表达，有效促进了文化交流。然而，这种“创造性叛逆”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部分具有浓厚中国文化底蕴的意象在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损失了部分内涵。

如一些独特的民俗词汇，虽以西方概念替代，却弱化了原作的文化原汁原味。 
为更好地平衡“创造性叛逆”与文化保真，建议译者在未来翻译实践中，对于核心文化意象，可采

用加注或脚注的方式，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同时满足读者的理解需求。在语言风格上，应更深入挖掘

原作的独特韵味，尝试在目标语中寻找更为贴近的表达，而非过度迎合目标语习惯。葛浩文的翻译为《生

死疲劳》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其“创造性叛逆”行为既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也引发了我们

对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更好保留原作精髓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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